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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复：意义世界的符号构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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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重复是意义世界得以建立的基石，没有重复，人不可能形成对世界的经验，而没有个人与社群的经验，世界

就是不可认识的，却反意义的。但是重复要成为经验，必须靠符号的痕迹重叠。重复不仅是一个符号表意问题，更

是我们对待传统与创新的态度，这点在现代中国，似乎始终没有弄清楚过，所以关于重复这个看来简单的问题，值

得做一番细致的分析。同相符素与异相符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聚合重复与组合重复的交叠，是对重复做一个符号

学分析的关键。

关键词：重复；同相符素；异相符素；聚合；组合

中图分类号：Ｉ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３５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０－０８

作者简介：赵毅衡（１９４３－），男，广西桂林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所长，主要从事符号叙述学研究。

　　一、重复理论的命运
意义是主客观的关联，也是主观与客观相互构

成的方式。意识面对的世界，是意义世界，作为一个
世界，它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但是意识如何辨
别时间与空间中的世界？靠辨别重复，重复是意义
的符号存在方式，变异也必须靠重复才能辨认：重复
与以它为基础产生的变异，使意义能延续与拓展，成
为意义世界的基本构成方式。
无怪乎重复这个似乎枯燥简单的题目，在现代

思想中变成一个重大题目。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四位
哲学家以“重复”为主题的著作：１８４３年存在主义的
创始人凯尔克郭尔的《重复》一书，是他与未婚妻的
辞婚约书，却起了如此一个不切内容的题目，因为他
认为：“重复的是发生过的，正因为是发生过的，才是
重复有创新品质。”［１］弗洛伊德的名文“记忆、重复、
贯通”，仔细分析了母亲不在时，幼儿重复单调的游

戏动作与似乎无意义的发音，指出这是他对母亲欲
望的取代［２］。德勒兹出版于１９６８年的名著《差异与
重复》，提出了“柏拉图式回归”与“尼采式回归”这两
种重复方式［３］。１９８２年米勒的《小说与重复》则把
重复问题与文学研究结合，分析《德伯家的苔丝》、
《呼啸山庄》等７本我们耳熟能详的英国小说，提出
了叙述重复的“异质假定”（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ｉｔｙ）［４］。这些著作容易看到，本文就不重复他们
的观点了，这篇论重复的文字，也不便落入重复的窠
臼。成功的重复不是重复，值得一读的论重复，不能
是重复论的重复。
奇怪的是，在中文中，有不少文章，诠解以上西

方思想家关于重复的哲学或文艺学论著的观点，但
是脱离他们的论述讨论重复的文字，几乎不存在。
为何中国学界从来都不重视重复问题？可能是因为

重复问题看起来过于简单，笔者觉得这个问题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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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而且对中国学术界特别重要。清代学术主流
是朴学，以求实切理为主旨，以注疏校雠为主要工
作；现代中国思想界反过来视传统为异端，极端推崇
创新；而当今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再次翻转，唯传统是
尚，视创造新思想为不务正业。或许正是因为中国
文化深深地植根于重复之中，却又始终无法处理传
统的创新的关系，所以连重复的本质意义这个课题
都被下意识地遮蔽了？

因此，回到重复本身，看重复为何是意义世界的
根本构成方式，或许并不是穷追细枝末节的空疏之
论？

二、重复作为符号的一般品质
人的意识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是投射意向性，

把事物变成意义对象，把事物的某些观相变成携带
意义的感知，携带意义的感知就是符号。意识存在
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就是意义世界。

基于经验地理解事物，就不能靠对事物的形式
直观，而必须靠对同一事物的获义行为累加，用皮尔
斯的说法，就是符号与符号在同一个意识中发生联
系，认识的累积才有可能“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
接，竭尽所能，使解释项能够接近真相”［５］。要理解
一个事物，就不能再局限于形式直观。要融会贯通
理解事物，就需要许多次意义活动积累，这就是为什
么重复成为人类认识的普遍形式的原因所在。

任何符号与另一个符号用任何方式连接，都可
能深化理解。什么才是重复呢？只有在一个符号活
动，与另一个符号活动，在同一个意识中发生，而且
后一个符号活动，由于某种原因，在前一个符号活动
的印迹上叠加，并且加强了这个印迹，也就是说，意
识还记得前一个符号活动，而且使两个符号活动的
效果叠加而加强，这种重复的符号活动才是意义世
界的最基本单位。显然，只有同一个意识能让前后
两个符号活动有链接的可能，意识的这种经验累积
功能，在直观之上积累并且丰富记忆，是意识之所以
成为意识的关键所在。重复所造成的经验积极累
加，是经验与意义世界关联的根本方式。

注意，这里说“意识”，而不说“人脑”，因为我们
无法断定动物完全没有形成记忆而积累经验的能

力，虽然本文只讨论人类的心灵活动，只认为意义世
界只是人化的世界，而认为动物的认识能力若有似
无，至少难以稳定，但是我们基本上不涉及如何把生
物界排除在意识之外或之内的讨论。本文也避免用
“主体”这个词，因为岐解过多，个人色彩过浓，而“意

识”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一个认识社群集体的。

集体经验借助符号的传承，使重复成为人类文明的
基本构成方式。

靠符号形成的重复，对社群的“意识”极其重要，

它使人类不仅形成经验，而且这种经验能够借助符
号延续下去，在意识中形成记忆，在人与人之间形成
传达，在代与代之间形成传承。人类文明藉此才变
得可能。我们很可以想象：人类削打石块成为石刀，

用树干做成轮子，用火堆保持火种，在重复了无数遍
以后，才因为寄托于某种符号，使它们成为社群技
能。我们不知道这种符号最早的形式是划痕，是岩
画，还是原始的歌声或言语，但是它们都是重复对意
识施加压力的结果：重复使我们寻找并固定化重复
的符号活动，使它们变成意义和知识的承载物。由
此，我们才成为石器人、轮运人、用火人。人是重复
与符号的产物，重复与符号是一桩事的两种说法：符
号的目的是表达意义，表达我们靠重复才得到，才能
理解的意义。

实际上我们的意识，对重复做了更加精致的处
理：意识把重复的经验做了合并，除去了每次变异的
临时性成分，只保留真正值得重复的核心。热奈特
认为重复是一种解释性行为，每次重复只留下上一
次者的重复的东西，略去了无关的变异因素。因此
重复可以逐渐创立一个模式［６］。例如对轮子的重复
使用，排除了每次的圆木质料，只重复其圆形，轮子
的概念才终于被发明。重复加工了我们的经验意
识，意识反过来加工了我们对重复的处理，如此反
复，就形成了“学习”这个关键性的意识特点。因此，

重复是用部分（某些印迹的叠合）来代替了整体意义
的认知，它具有符号活动必须具有的“片面化”特
征［７］，只有片面重复意义，才能保证经验被抽象为规
律。

《新约·马太福音》中有一句不太容易理解的
话：“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
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祷告如何能不重复呢？难
道祷告必须每次讲新的内容？《新约》接着解释说：
“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
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在已经知道了”。这话的意思
是，心中有，包括我心中有，包括我相信我祈求交流
的对象心中已有其模式，才有可能让对方理解。看
简单的电视台气象报告：如果没有一个双方已经确
定遵守模式，报告人无法说清任何东西，听者也无法
理解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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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复的符号学分析：同相符素与异相符素
上面所说的，实为常识，只是一般地，泛泛而谈

地讨论重复。而一旦认识到重复是一种符号活动，

就有可能对这种符号活动做形式论的解释和分析。

这就是符号学中至今比较难懂的一个问题：同相符
号现象（ｉｓｏｔｏｐｙ）。

首先，同符现象，以及其单元“同相符素”（ｉｓｏ－
ｔｏｐｅ），西文此词原为化学术语“同位素”，在数学中
称为“合痕”。首先把此词应用到符号学分析中来
的，是出生于立陶宛的法国符号叙述学家格雷马斯
与他的研究团队，他们的讨论比较繁琐，在中国学界
基本没有引起反响。此后符号学家艾柯也做了长篇
论述，可惜艾柯的专章论述被中国译本漏译了［８］。

艾柯的讨论，是他为此书英文版特别加写的两章之
一。中文本［９］是从意大利文本直译，丢落了这重要
的两章。

这个题目被中国学界忽视，原因之一可能是至
今不知道如何翻译合适。此词的希腊词根是ｉｓｏ－
相同，以及ｔｏｐｏｓ，空间，地方。化学上译为“同位
素”（在元素周期表上占领同一位置，但是原子结构
不同的元素）意义比较切合。而符号学的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并不在同一个位置上，而是在多个符号活动之间某
些“符素范畴”（ｓｅ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ｔｉｅｓ）重复出现了，因此

ｉｓｏｔｏｐｅ在符号学中正确的理解，应当是“同相符素”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ｓｅｍｅ）。

上面的讨论中用“符号活动”（即所谓ｓｅｍｉｏ－
ｓｉｓ），而不是简单说“符号”得到重复，米勒认为，一
篇叙述文本中，重复的可以是符号形式（例如词语、

修辞格），或是符号的对象（例如事件与场景），或解
释项（例如主题、价值判断、情感）［１０］。也就是说，符
号过程的任何一个元素，都有可能成为形成重复的
印迹，只要意识形成这种连接。因此，同相符素，可
以是“同形素”（ｈｏｍｏｎｙｍｓ），“同义素”（ｓｙｎｏｎｙｍｓ），

甚至可以是“相似组段”（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ｓ），“相似
主题”（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ｈｅｍｅｓ）。由于重复的部分多变，哈
蒙建议用一个原医学词“增生”（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来代
替“同相符素重复”［１１］。这个词应当说非常切题，很
能说明本文再三强调的关键点，只是其病态含义不
佳。

重复的符号活动，可以不是“同相”，而是“异
相”，这时候重复的单元被称为“异相符素”（ａｌ－
ｌｏｔｏｐｅ），即对比重复的符素（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ｓｅｍｅ）。不
同相位如何可以算重复呢？其实这在符号表意中经

常见到，当交通灯红黄绿三色变换时，重复的是其功
能：它们都是指挥交通的权威性指示符号，不同的是
其具体的意义，因此每一次交通灯变化，出现的是
“异相符素”，在互相对比中重复。

这也就是说，重复可以有进展，靠同中有异推进
意义。格雷马斯认为重复具有“合一性”（ｕｎｉｆｏｒｍ），

因为重复是“能够让故事得到合一性阅读的一套冗
余语义范畴”［１２］。艾柯干脆把重复称为“导向”（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重复是“文本在尊重解释凝聚性规则时展
示出来的导向同一个方向的不变因素”［１０］。他们一
个说叙述的故事，另一个说普遍的文本，意思是相同
的，就是符号靠重复才能如纤维那样“织成文本”（文
本ｔｅｘｔ这个词本来就是“织成”的意思）。

以上的讨论，似乎很玄奥，似乎是没有必要地耍
弄术语。但是我们看一首诗的组成，就可以看到文
本的确靠同相符素与异相符素交织而成。随便拈一
首最短的中文名诗，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
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文化
史方面说，中文的形成，中文诗的形成，中国文化的
形成，是读懂这首诗的背景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靠
几千年中国人社群中一再重复形成的；从作者和读
者方面说，他们能用这首诗进行意义交流，是因为他
们在中国文化中大量重复的符号因素，形成共同的
教育背景，创作与阅读的群体符号重复，是这首诗被
写被读的保证，而这首诗成为经典，完全靠文化与教
育的重复积累机制。

然后我们看织成文本的形式重复：字段（诗行）

长度是最明显的重复，不管是严格重复，还是“自由
诗”那样有变异的重复，是任何诗得以成形的最基本
条件；节奏，不管是靠平仄，靠请重音，靠短语间歇，

都是重复某种语音单位；韵脚的元音重复，则成了诗
最明显的外部条件。然而这首诗最让人欣赏的，是
巧妙的语义重复：二对四句，是对偶的妙例，是“异相
符素”重复的最佳例子：功能相似，语义相异对立。
“千里目”与“一层楼”之对，妙绝千古，充分调动了异
相符素的功能与语义差，而直接把文本方向指向了
主题：登高一步则境界分外开阔。一首２０字的短
诗，就展示了重复作为艺术要素的文本组合功能，以
及对阅读的“导向”品格，哪一首诗不是如此呢？推
演开来说：哪一个符号文本不是如此呢？

由此，以色列女叙述学家雷蒙－基南提出一个
精彩的“重复三悖论”，似乎有点过于耍弄文辞，细思
之非常精辟，我只能重复于此：［１３］１．重复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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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无处在场；２．成功的重复是不重复；３．初次即重
复，重复即初次。第三条或许难懂，他的意思是：没
有完全不需要人类经验来理解的“初次”，而一旦出
现重复中的变异，重复也就是初次。

四、聚合重复与组合重复
任何符号文本，都必然有两个展开向度，即聚合

轴（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与组合轴（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任何符
号表意活动，小至一个梦，大至整个文化，必然在这
个双轴关系中展开。

组合关系就是一些符号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

“文本”的方式，索绪尔为双轴关系举的例子是宫殿
前廊柱子：“建筑物的组分在空间展示的关系是组合
关系；另一方面，如果这柱子是陶立克式的式的，就
会引起其他风格的联想性比较（例如爱奥尼亚式，柯
林斯式等）。”［１４］雅柯布森在五十年代提出：聚合轴
可称为“选择轴”（ａｘｉ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功能是比较与
选择；组合轴可称为“结合轴”（ａｘ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功能是邻接粘合。雅柯布森认为比较与连
接，是人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最基本的二个维
度，也是任何文化得以维持并延续的二元［１５］。

从他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聚合与组合实际上
是两种重复：聚合的维度是隐形的，是建构文本过程
中从已有的符素中，为了各种目的，作选择性重复。

例如王之涣选择“黄河”而不选其他词，形式目的是
对偶“白日”，意义目的是意指中原大地，风格目的是
塑造辽阔雄壮的景象。

符号文本的双轴操作，在任何表意活动中必然
出现：无论是橱窗的布置，还是招聘人才，会议安排，

电影镜头的挑选与组接，舞台场面的调度与连接，论
文章节安排、故事起承转合，凡是符号表意，绝对不
可能没有这双轴关系。组合的每个成分都有若干系
列的“可替代物”。最后选中某一种裙子，是基于某
几种标准的选择。这标准可以千变万化，其中唯一
不变的标准，不是“意义上可以取代”（即意义重复），

而是“结构上可取代”（即在组合中有相同功能）［１６］。

聚合在各种同相符素与异相符素之中选择，实
际上就是在重复中进行选择的操作，这点比较容易
理解。符素的产生是历史性的，哪怕是完全创新的
符号，当代大量涌现的网络语，如”打酱油”、”俯卧
撑”、”躲猫猫”、”被增长”，都是历史已有符号的改组
与重新赋义。

组合段上的重复，就比较复杂：组合起来的符
号，互相之间必定有重叠。依然拿交通灯举例：黄灯

的意义完全来自前后的相续关系。红灯之后的黄
灯，是准备但是不准启动；绿灯之后的黄灯，是及早
停下但如果已经进入路口则可选择通过。推而广
之，组合中任何相邻的符号，都是上下关系的产物：

王之涣诗的每一成分，都必须与上下文勾连。法语

Ｊｅ　ｔ’ａｉｍｅ．（我爱你）每个词的形式，完全是上下词形
成的重复方式。打毛衣的图案处理，一边靠选择的
针法，一边靠上下针决定。任何文本，不仅是聚合与
组合双轴操作的产物，而且是双轴上的重复方案的
构成物。

五、正相重复的意义累积效果：象征化
符号活动是社会文化的大规模累积活动，这种

累积的重复，不仅使表意方式得到传承，重复中必然
包含的变化，使符号方式得到更新，而且，当符号重
复使用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其意义就越来越富厚，最
后就会出现质的飞跃。

如果这种累积是正相的，社会性地一再重复使
用，会不断增加该符号的理据性，理据性增加到一定
程度，我们就称之为一个象征。例如人名很少有可
识别的理据性：名字大部分是一个”新词”。可是一
旦进入文学文本等社会重复使用的文本，人名能够
变成意义富厚的象征。例如”阿Ｑ精神”，可以使一
个名字成为抽象品格的象征。大部分专用名词，如
物品名，物种名，地名，在使用中获得并增加理据性
却是普遍的［１７］，而历史的长期重复使用，能把历史
人物的名字（关羽、魏忠贤等）变成某种品质的代表，

人名就成了典故。典故是一种特殊的理据性，是文
本通过文本间性向历史借来的意义。

巴尔特认为埃菲尔铁塔作为符号本来是空的，

没有意义，但是因为永远树在每个巴黎人面前，就被
多少代的巴黎人加入了“巴黎品质”［１８］，从而成为巴
黎的象征。因此，意义累积随着社会性重复使用而
增加。只要社群集体坚持重复使用，一个正项符素
最终能变成象征。意义上升的过程，是人类每时每
刻重复使用符号的自然结果。随着文化交流的加
速，意义累积也在加速，社群中的总体意义量日益富
厚，人类文化也就日渐丰富。

象征是在文化社群中反复使用，意义累积而发
生符用学变异的符号，其意义往往是比较抽象而难
以说清的精神，或因各种原因不宜或不愿直接说的
影射。象征必有一个意义形成过程：文化对某个比
喻集体地重复使用，或是使用符号的个人有意对某
个比喻进行重复，都可以达到意义积累变成象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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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许多象征历史久远。例如华表，原是原先是一
种路标，尧舜时代长为供百姓告状的“谤木”。晋代
崔豹说：“今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
似桔槔，大路交衡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工者纳
谏也，亦以表识肠路也”。后世华表的路标与“谤木”

功能早已消失，上面不再刻以谏言，而为象征皇权天
授的云龙纹所代替，是皇家建筑的一种特殊标志。

而在当代，则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因此华表的象
征意义，是历史性地重复与变易所得。各种宣传或
广告，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突出象征标志的机会，结果
是更加推动某些形象成为象征。

荣格认为组成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是原型象

征（ａｒｃｈｉｔｙｐ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原型是人心理经验中的先
在的决定因素，促使个体按照他的本族祖先所遗传
的方式去行动。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
无意识的原型所决定的。原型象征，即是在某些部
族，甚至全体人类经验中，植根很深的某些比喻。例
如太阳象征真理或阳刚，月亮象征美丽或阴柔，春天
象征希望，四季象征生命。原型之所以成为象征，是
因为原型使用，与历史一样悠久。在有记录的艺术
与文学出现之前很久，人类已经有上万年的符号文
化，原型必然是意义强大的象征。

荣格学说中有一个“原型的原型”，是从印度教
和佛教借来的曼陀罗（Ｍａｎｄａｌａ），指的是象征的回
旋整合，是人类力求整体统一的精神努力［１９］。弗洛
伊德的学说是悲观的，他看到的是阴暗的力比多力
量无可阻挡，人只能略做些敷衍塞责的对抗；荣格的
原型象征说却是乐观的，他把原型象征看成一种人
类试图与神圣或神秘接触的努力。

当代商品品牌的建立，也是用的这种“努力重
复”的方式：大公司的商标图像Ｌｏｇｏ（如耐克的钩，

麦当劳的 Ｍ，肯德基的老人，英特尔的字形，奔驰车
的蓝黑图标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象征性
增加，远远超出原先的符号意义，延伸义扩大到全世
界的消费者都只认图标而不管“真实品质”。商品图
标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全球化之前的文化想
象［２０］。当代大众传媒则提供了象征化所需要的复
用机会，把象征化需要的时间过程缩得很短。

当代一些迅速爆红的名人，也是这样一种网络
与大众之间接力的人物象征。芙蓉姐姐、犀利哥，凤
姐之类弄乖卖傻的人，忽然成为全国名人，成为“平
民神话”象征。起先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喜欢“围

观傻子”恶习，众人传看的心理是嘲弄这些人；事到
后来，恐怕是这些人在笑话我们，笑话我们自愿参与
重复使用，为他们成功地象征化添柴加薪：毕竟要让
那么多人来重复使用才能造就这些象征，不是一桩
容易事。他们不是“草根名人”，而是“草根化名
人”［２１］。

六、异相重复的意义累积效果：反讽与悖论
象征是比喻的各种变体或延伸，立足于符号表

达对象的同相重复延伸；反讽与悖论却让异相符素
服用造成了排斥冲突。象征让双方靠近，一者可代
另一者，重复使用让它们互相加强；悖论是异相符素
并置到一个组合段之中，是组合重复的异相符素。

反讽是“口是心非”，冲突的意义发生于不同层次：文
本说是，实用意义说非；而悖论是“似是而非”，文本
表达层就列出两个互相冲突的意思，文本的两个部
分各有相反的意指对象，两者都必须在一个适当的
解释意义中统一起来，只是悖论的矛盾双方都显现
于文本。哲学中常用悖论：“道可道，非常道”，或“沉
默比真理响亮”（Ｎｏ　ｔｒｕｔｈ　ｉｓ　ｌｏｕ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ｉｌｅｎｃｅ）；日
常用语也可能常用悖论，例如一个人说“我越想他，

我越不想他”。

反讽是聚合轴上排列的异相符素：其中一个被
选入文本，成为直接指义，另一个隐藏在聚合重复
中，表达的是正好相反的意思。反讽符号文本就有
两层意义：字面义／实际义，表达面／意图面，外延义／

内涵义，两者对立而并存，就是正相符素与异相符素
的同时并现：字面义是正相的重复，实际的隐藏义是
异相的，可以领会。广告语“劲酒虽好，可不能贪杯
啊”。表面义是劝人饮酒有节制，酒商也有社会责
任，实际意义是说劲酒实在太好，很容易让你上瘾多
喝。邦迪广告，形象是克林顿与希拉里执手起舞，一
道闪电划过，裂痕出现在两人之间，此时出现广告语
“有时，邦迪也爱莫能助”。表面义是邦迪有自知之
明，承认能力有限，实际义是说所有外伤，都能用邦
迪治愈。

所有的双关语，都是一种“同形异义”反讽，常见
的路子是“写错”地重复成语或现成语。例如一家卖
女孩子饰品的店，取名“小资格”，巧妙地拼合了两个
使用多年的习语：不必摆老资格，我们就是只供应小
资情调。理发店名为“一剪美”，“最高发院”、“发新
社”；衣服店“一件钟情”，“棉面俱到”；化妆品店“眉
绯色五”；鞋店“心存鞋念”；咳嗽药广告“咳不容缓”；

自行车广告“骑乐无穷”。这种做法，类似于写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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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成语，西语称为“双读”（ｄｏｕ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有语言社会学家做过测试，发觉双读广告的宣传效
果好得多［２２］。反讽幽默地重复耳熟能详的符号方
式，有助于改善气氛，提高格调。例如男女洗手间门
牌用扑克牌 Ｋ和 Ｑ，有的宾馆甚至用“观雨轩”与
“听雨轩”。

明知无解故问，是一种常见的反讽。钱锺书《管
锥编》读《诗经》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
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是“明知事之不然，而反词
质诘，以证其然”［２３］。这种处理方式的一个变体是
把比喻翻过来放在后面：《五灯会元》卷一六，“芭蕉
闻雷开，还有耳么？葵色随日转，还有眼么？”

既然我们在讨论异相重复累积的意义效果，这
里值得一说的是弗洛伊德关于“非家幻觉”重复方式
的论述。弗洛伊德在１９１９年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讨
论了这种心理，他称之为“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ｓｈ”，此词直接对
应英文的“ｕｎｈｏｍｅｌｙ”（非家），但是许多英语心理分
析家译成ｕｎｃａｎｎｙ，中文也有“诡异”、“恐惑”、“暗
恐”等诸种译法。但是弗洛伊德指的是对重复某种
过去恐惧的冲动，似乎是无法躲避的家中闹鬼。那
么什么样的情绪可以成为是“非家幻觉”呢？弗洛伊
德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情况。恰恰是因为你害怕
重复过去经历过的某种恐惧，你就会不断碰到它。

内心的恐惧会造成强迫性重复，这种重复或许只是
巧合，却越来越成为深层焦虑的根源。

克里斯蒂娃在《自我的陌生人》［２４］一书中在此
分析了弗洛伊德的“非家幻觉”，尤其是此书最后一
章，提出我们每个人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不属于我自
己的令我恐怖的因素。她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不稳定
的，我们是自我的陌生人。我们会发现存在于自我
内心最深处的、与自我相反的异质性。是隐藏在无
意识中的，是曾经有过的，微妙的潜在，它的表现形
式就是，我们发现自己身上不由控制的陌生感。

正如正相重复可以引向人类文化中大规模的象

征，异相重复，则可以引向大规模的，远远超过符号
组合水平的反讽，我们往往称为历史反讽。“历史反
讽”（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ｒｏｎｙ），与情景反讽相似，只是规模更
为巨大，只有在历史规模上才能理解。例如：追求

ＧＤＰ引出污染；一次大战时英美的动员宣传口号
“这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ａｔ
Ｅｎｄｓ　Ａｌｌ　Ｗａｒｓ），结果这场战争直接导致第二次世
界大战；工业化为人类谋利，结果引发大规模污染；

抗生素提高了人类对抗病菌的能力，结果变异成“超

级病菌”。如此大范围的历史反讽，有时被称为“世
界性反讽”（ｃｏｓｍｉｃ　ｉｒｏｎｙ）。此类大规模的人类行
为，可能有人认为不是符号意义活动，而是实践。但
是局势一旦形成反讽情景，就暴露出其意义本质：人
类自以为聪明，却无法理解社会的演变，做的事从长
远看多半是事与愿违，危害自身，历史反讽几乎必
然。因此，历史的进步不仅仅是重复中包含了正相
延伸，进步的重复更可能充满了危险，因为不管如何
防范，多半会引向与原意图完全相反的结果。

七、重复产生诗性
文本的“诗性”，符号文本成为艺术，这是人类使

用符号玩出的最精彩魔术。雅柯布森的六因素理论
造成的最大影响，是此文关于“诗性”的解释，他认
为：当符号侧重于信息本身时，就出现了“诗性”（ｐｏ－
ｅｔｉｃａｌｎｅｓｓ）。这是对艺术符号根本性质问题的一个
非常简洁了当的说明：诗性，即符号把解释者的注意
力引向符号文本本身：文本本身的品质成为主导。

上面分析王之涣名诗，我们已经看到了重复在
制造文本的诗性中起的重要作用。雅柯布森指出，

诗性并非只出现于诗歌中，或文学艺术中，诗性出现
于许多表意场合，雅柯布森举出的例子极为广泛，如
顺口溜，广告，诗体的中世纪律法，梵语中用韵文写
的科学论文，竞选口号，儿童给人起的绰号，等等。

这些符号文本并非没有其他功能，并非不表达意义，

只不过符号自身的品质占了主导地位，符号文本的
形式成为意义所在。

诗性能让一个符号文本带上某种“艺术性”，但
不一定能使这个文本变成艺术。雅柯布森认为两者
之间的关键性区别是：有“诗性”的非诗，“利用了诗
的功能，但没有使这种功能像它们在真正的诗中那
样，起一种强制性的或决定性的作用”［２５］。雅柯布
森这个说法并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用任何“强制性
或决定性作用”，也不能使广告变成艺术。起关键作
用的是体裁这种文化体制：广告写得再有诗意，不可
能变成诗，哪怕诗人来写也一样。

重复产生的诗性－艺术性，一样有聚合重复与
组合重复两种。聚合重复是文本选择过程中出现
的。一首五言绝句，在形式上重复所有的五言绝句，

甚至汉乐府以来的所有五言诗的传统；典故与习用
方式，组成了历史符素；引用，包括歌曲填词（即引用
音乐），组成了写作方式的基本要求。而体裁要求，

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规定的重复。不管文本的组成
方式是如何创新或出格，例如杜尚的小便池这样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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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骇俗的“作品”，其艺术性依然是来自重复。

用艺术学家莱文森的话说：艺术作品应当分成
两种，一种属于艺术的体制范畴，例如歌剧，美术，哪
怕是劣作，是否属于艺术无可争议。另一类是“边缘
例子“（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ｃａｓｅ），它们被看成艺术，是由于它
们“郑重地要求用先有艺术品被看待的相同方式来
看待它”［２６］，也就是说它与已经被认定的艺术品有
一定的关联。体制范畴的作品，就是重复文化史已
有“艺术体裁”的种种规范；至于各式各样花样百出
的“边缘例子“，是否为艺术，必须把它们看成是一种
重复，重复已经被当做艺术的前例，用艺术方式解释
之，才成为艺术。例如所有的 “现成品”（ｏｂｊｅｔ
ｔｒｏｕｖｅ）都在重复杜尚或沃霍尔：它们能被当做艺
术，我重复了，我也必须被当做艺术，体裁就是聚合
重复的产物。

组合重复产生的诗性，是在文本中有规律又有
变化地重复某些特征，形成节奏或图案。在当代，我
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广告或招牌，利用符号“诗性”让
人记住。雅柯布森引诗人霍普金斯的话：诗是“全部
或部分地重复声音形象的语言”。因此诗性的一个
重要标记是重复某些要素，让这些重复之间出现有
趣的形式对比：例如一家饭店名为“面对面拉面”，重
复三个“面”；另一家店名是“王子饺子王”，对称安排
之巧妙令人叫绝；一家饭店进门口挂了匾“好吃再
来”，出门时门上另有一匾“再来好吃”。从以上例子
可以看到，“艺术性”是重复造成的风格特征，在很多
文体中派上用场。西语用重复产生诗性美的方式，

可以与中文可以完全不同。西方人特别喜爱的对句
（ｅｐａｎａｐｌｅｓｉｓ），例如“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ｉｓ　ｄｅａｄ，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
ｔｈｅ　Ｋｉｎｇ”（国王死了，国王万岁），译成中文就必须
翻过来，而中文的艺术来自平行重复构成排句。

电影《黑暗中的舞者》（Ｄ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中主人公塞尔玛有一段在工厂中跳舞的场景：塞尔
玛先是操作着一台压模机，周围充满工厂的工业噪
音；接着她逐渐恍惚，进而出现幻觉，工厂里的噪音
越来越有节奏，渐渐噪音变成音乐。另一部电影《八
月迷情》（Ａｕｇｕｓｔ　Ｒｕｓｈ），主人公是一位有音乐天才
的少年，他走在噪杂的街上，令人烦恼的街声渐渐变
成音乐。噪音因为有一定规律的重复，而把自己铺
展成艺术。只要敲打得有规律，打击乐本来就是艺
术。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是靠大批人布阵
表演的整齐节律；水中芭蕾，冰上芭蕾，之所以被成
为芭蕾，就是因为同步的整齐重复。

八、结语
固然，缺乏变化的重复，是单调的、奴性的重复，

无推进方向的、回声式的重复，坏唱片式的机械的、

被动的重复。思想上的贫乏，使人们的想象和议论
只能重复，所谓媚俗，就是文化中处处可见的贫乏重
复，使人们哪怕有经济能力，也只能按照土豪方式挥
霍。按照凯尔克郭尔的经典定义，重复的主要品质，

是“使创新成为可能”。思想上缺乏创新精神，让人
们无止境地“挥霍浪费”重复的机会，使我们永远停
留在“在场性”之中。

但是我们一般的倾向，是过于重视创新与“进
步”，实际上，在重复与创新者一对二元对立中，重复
是恒常的，作为背景出现的，非标出的；而创新是偶
发的，作为前推出现的，标出的。重复的垫底作用，

往往被人忽视。某些文化的表意方式，例如仪式，则
必须强调一丝不苟的重复，其文化作用，就是在喧嚣
的变化之中，显示历史的不变的力量，显示重复对人
类符号表意的重要性。创新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就
整个人类文明形成的进程而言，重复的作用被远远
低估了。

重复在人类经验中最惨痛的故事，是“西西弗斯
神话”。人在重复没有结果的劳作，辛苦万状而毫无
进展。加缪在用这个题目写的尖锐散文中指出：如
果人生存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真相，没有价值的世
界中，他的生存只是无益的重复努力。只有当重复
形成“演进”（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时，而这种演进的
重复才有意义。但是加缪这位存在荒谬论者，在全
书最后给出一个高昂的乐观调子：“迈向高处的挣扎
足够填充一个人的心灵。人们应当想象西西弗斯是
快乐的。”［２７］加缪没有说他如此乐观的原因：重复本
身在意识中形成的压力，终将突破重复的无效性，重
复催生了人类的“文明”。称之为“文明”并非中文用
词错误，因为人类社群式的进步必须靠符号，符号之
明，形成的累积才必定是演进的。

实际上，只有重复才可能变化，如果变化就与先
前的符号活动没有关系，没有叠加重复，变化就不可
理解，也就不是变化。完全未经验过的，越出意识边
界的他者，这种感知是无意义的，无法觉察的，非符
号的。因此，在重复和变化的二元对立中，变化是标
出的，是异项，是非正常，意义的形成本身，是靠重复
奠基的。因此，重复是基础：有重复才有变化，有变
化不一定有重复。

尼采１８８８年的自传著作《看哪，这人》说，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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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认定《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宗旨是“永恒回
归”，这是 “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是“万物
的绝对和无限重复循环”。尼采认为“永恒回归”思
想生成于古希腊的神秘体验中：“最终也可以说是赫

拉克利特所主张的学说”。这就是著名的箴言：“我
们走进而又不走进同一条河流”。要说所有的事物
绝对变化不居，或许一厢情愿了，世界不仅是变异，

世界更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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